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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批评者说他的
我做要做的事

不必太在意西方的指责

记者：中国共产党建党90
周年之际，您对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如何评价？

李光耀：中国共产党最大
的成就是消除混乱，给中国带
来秩序、规则和进步。中国共产
党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教育水平，普及全民教
育，这些都是显著改变中国的
重要因素。

记者：约八千万中国人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全球
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
功领导了中国的变革。但是，我
们现在仍看到一个接一个在不
同议题上抨击中国的言论。我
们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批评，
您的执政党是否也面临同样的
问题和挑战？

李光耀：西方一直认为，除
非你拥有和他们一样的民主政
体——— 每隔几年举行一次大
选，更换总统、总理，更换国会
议员，那么你就无法继续进步，
就永远低人一等。这是他们早
已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中国从
未有过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
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文化
和历史都和西方不同，这也是
西方无法理解的。

记者：中国一直被打上共
产主义政权的标签，冷战结束
后，西方开始庆祝所谓“共产主
义的失败”。似乎西方人对他们
多党民主制、市场经济已经有
十足的信心，那么您对于西方
对中国的崛起开出的“药方”如
何看待？

李光耀：任何设想重在实
践的检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
变，并不意味着中国也一定会
步其后尘。中国的共产主义是
基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这和
苏联或东欧都不相同，这来自
本土的经验。因此，如果我是中
国人，我会忽略西方(的指责)，
继续我的工作，让我的人民过
上更好的生活。让我的国家更
加强大繁荣。

记者：邓小平被视为中国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您如何看
待“邓小平理论”？

李光耀：邓小平的一句名
言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
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足够说
明，相比起理论，邓小平更重视
实践。

我认为，因为中国有了邓
小平，他将中国从文化大革命

带入稳定和发展，如果没有邓
小平，中国将会很不一样。邓小
平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
时，我和他进行了会晤，他看到
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但
依然相对繁荣和平。邓小平也
注意到了国外投资带来了国外
技术，也让本国人获得教育培
训的机会。回国后他开始试验
经济特区，并取得了成功，随后
逐渐开放了全中国。

行得通就做

行不通就改变

记者：2001 年加入世贸组
织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
也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快速增
长。您所在的执政党人民行动
党也对新加坡的发展起到了引
领作用。如果比较中国共产党
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您的
角度看，两个政党是否有一些
共同点？

李光耀：我们都有同样的
文化背景，文化会决定你的想
法。我对于西方理论不感兴趣，
或者说并不接受西方理论作为
教条真理。我的主张是实用主
义，行得通的话，做下去。如果
行不通，就改变。我相信邓小平
也有同样的主张。

记者：您被称为新加坡的
“国父”，新加坡奇迹的设计师，
现在您已经从政坛退休。您希
望人民行动党能够继承哪些您
的政治遗产？

李光耀：在三四十年的时
间里，我将新加坡逐渐从第三
世界阶层转变到第一世界国
家，现在有了新的领导层，也出
现了新的问题。有的人相信已
经取得的成绩永远都是安全
的，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
一旦政府变得无能低效，之前
所取得的成绩都会走下坡路。
而大多数人相信成就已经巩固
了，他们希望采用西方的两党
制。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世
界国家必须拥有第一世界的国
会，这也意味着有第一世界的
反对党，这样就能进行政权交
替。如果新加坡走上这条道路，
我将为新加坡感到遗憾。

记者：是否永远都有一种
不安全感激励您对新加坡的前
途走向做出判断？

李光耀：是的，当然。因为
新加坡很小，在外界的影响下
又很脆弱，因此要时刻警醒，对
外界力量做出相应反应。如果
对你有利，就借用这种力量航
行，如果风向对你不利，就把风

帆收起来，等待这阵风过去。
记者：您曾提到中国共产

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文化
背景上有类似的地方，但中国
比新加坡大得多，而中国希望
学习您的经验，那么中国在哪
些方面能借鉴新加坡？

李光耀：中国在新加坡能
学到具体的管理经验，而不是
学我们的政府管理，因为中国
有自己的执政方针。我们如何
让城市井然有序，让人人有其
居，这些方面中国还没有解决。
新加坡设立了住房发展局来承
担这个责任，确保我们购买足
够的土地，并以可以承担的价
格让每户家庭都拥有住房。

用和谐的方式弥合分歧

记者：长期以来，西方一直
指责中国和新加坡政府过于集
权，对于这种“非西方”的政策
持批评态度。您如何看待这种
批评？

李光耀：那些批评者可以
说他们想说的，我还得继续做
我必须做的事。每一天证明给
他们看，我们的体系是有效的，
这是对批评者的回答。

记者：源自美国的全球金
融危机让很多西方国家的决策
者重新审视市场和政府的关
系，您对此怎么看？

李光耀：我不认为这是市
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信心缺
失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债务
不断增加，预算赤字也在增加。
导致的信心丧失。

记者：那么您认为怎样才
能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

李光耀：美国人必须服下
“苦口良药”：他们的债务和赤
字很高，因此必须压缩开支，增
加财政收入，减少债务。一个采
取这些措施的总统不会受民众
欢迎，但必须找到一个能这样
做的总统，让美国重回正轨。

记者：奥巴马总统在采取
这些措施的时候，遭共和党批
评称是在过度使用政府权力，
过度干预市场经济。让我们回
过头来看新加坡，构建和谐社
会如何从理论成为现实，新加
坡独特的政治体系如何实现这
一点？

李光耀：不，西方人并没有
提出“和谐社会”，他们相信冲
突，只有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
才能带来进步。这是完全不同
的理念。我不认为他们会借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 用和谐的
方式弥合分歧取得共识。

他们的理论是：你支持观
点A，我支持观点B，我们相互
竞争，有时理论B胜出，我成为
政府，我把这个理论复制实施。
过了一阵之后，我失败了，理论
A就回来了。这是他们的系统。

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记者：让我们讨论中国和
美国如何共存的问题，因为两
国有太多不同，从价值观到政
治制度。中美的“G2”或共存模
式是否可能？因为基辛格博士
提出，中美两国必须找到共同
之处，而非直接冲突。

李光耀：我并不认为中美
会发生直接冲突，和美国发生
冲突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
需要美国的市场、技术和投资，
中国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送到美
国留学，学习美国的高校如何
孕育创新的想法。中美对待问
题的方式不同，你不会让美国
人变得和中国人一样，也不希
望美国人把中国人变得和他们
一样。

记者：去年，中国和东盟
“10+1”自由贸易区(FTA)生效，
您如何看待一体化进程之后的
贸易和投资发展？

李光耀：这会随着时间的
推进增长。即便没有FTA，我们
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将更加紧
密，中国是我们投资的主要目
的地，大部分新加坡人会说中
文，他们很愿意去中国做生意。
中国是制造业的低成本基地，
也给我们提供低成本的产品，
因此贸易和投资已经让两国关
系更紧密。有了FTA之后，东盟
10国也将逐渐融入整体的东亚
经济。中国在一些领域有一些
特长，这和东盟国家相互补充，
即便没有 FTA，中国与东盟也
将走向经济一体化。

记者：在您看来东亚的未
来是怎样的？

李光耀：不光东亚，全世
界的未来将更加相互融合。中
国会影响美国和欧洲。例如今
天，温家宝总理在欧洲宣布购
买欧洲国债，这不是一个分离
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连接的世
界，这是世界发展新的模式和
背景。

记者：换句话说，在全球化
的时代，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李光耀：我们是在同一条
船上，但占据了不同的甲板。

据《国际先驱导报》

最好的

中国观察者

李光耀是狐狸，还是刺
猬？

曾为李光耀写传记的西
方媒体人普雷特称，这位新加
坡国父为“狐狸”。狐狸知道所
有事情；而刺猬只精通一事。
李光耀是只老狐狸，行事时甚
至没有具体指导原则，而只是
随机应变，“你可以说我是功
利主义者。我只对可以行得通
的有兴趣”；“我的指导原则是
什么？在面对困境，重大问题
或各种矛盾时，若我提出的解
决方案无效，我会检视我还有
哪些替代选择。我会选择一个
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案，但是一
旦失败，我还有其他方法。”

正是这种价值观，让他成
为最好的中国观察者。

在 1989 年之后很长一段
时间，西方政治家通过李光耀
的眼睛来理解中国。李光耀不
相信不通过牺牲就能达到目
的，也不相信为了达到目的就
只能采用某种特定手段。这种
功利主义让他在看待中国时
分外实际，而不至于受到意识
形态的影响。这使他在很多西
方人看来有些站在中国这一
边说话，1989 年之后他就坚
持说中国还会回到改革与开
放的道路上。

他也是邓小平的崇拜者。
“我会说最伟大的是邓小平。
在他的那个时代，你需要的是
一位有能力说服和镇住他的
保守派同僚的伟人，并对他们
宣布：我们必须往不同的方向
前进。”

但是在很多中国人看来，
李光耀似乎又对中国不大友
好。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采访集
中，李光耀说，以美国主导的
世界格局对新加坡来说是最
好的局面，“他们(中国)说不
称霸。如果你不准备称霸，为
什么老告诉全世界自己不要
成为霸权？”

据《经济观察报》

格延伸阅读

【人物简介】
李光耀：1923 年 9 月 16 日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1940 年至 1950 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

和中殿律师学院学习，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李光耀担任共和国总理至 1990 年 11 月。1991 年 9 月任总理公署
高级部长。1994 年 10 月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1997 年 1 月任内阁资政(总理公署)，2001 年 11 月连任。

2011 年 5 月李光耀与国务资政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不会在新一届内阁中担任职位。这是李光耀自1965 年新加坡独立担任总理至
今，首次不再被列入新加坡内阁要职。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跻身世界前列、被视为新加坡“国父”的开国总理决定离开内阁，在新加坡政坛乃至亚洲投下了一颗震
撼弹。他的辞职甚至被视为“亚洲强人时代的终结”。

几十年来，李光耀一直被视为规划新加坡发展道路的核心人物。


